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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因地处“大江之阴”而得名。这里

更有名气的是，民营经济发达，有超过 50 家上

市公司，被誉为“中国资本第一县”。中国第

一家半导体封测上市公司“长电科技”就是其

中一员，王新潮是长电科技的创始人。

回望历史，在美国，当东部的华尔街资本

与西部的硅谷相遇时，仙童半导体、因特尔、

高通等这些伟大的公司，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

迹，硅谷 2.0、硅谷 3.0，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

信息时代、后信息时代，硅谷到处都有他们的

影子。

在中国，资本与科技相遇的故事继续上演。

从设备维修工到今日中国第一大、全球第三大

封测厂的创始人；从初中毕业生到中国专利金

奖发明人；从带领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厂到完成

蛇吞象的跨国并购，重生、反转、上市、突围、

并购，组成了王新潮芯路交响曲的精彩篇章。

重生。1972 年，初中毕业的王新潮来到江

阴市第一织布厂当设备维修工人，一干就是 11

年。其间，他参加自学考试，是江苏省 20 年自

学考试十大标兵获得者。自学练就了王新潮接

受新事物的能力。1988 年年底，他调到江阴晶

1947 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威廉·肖克利

携手他的同事约翰·巴丁、沃尔特·布拉顿，

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吹响了信息

技术革命的号角。

此后，在圣胡安和圣克拉拉之间的一条长

48 公里宽、16 公里的长条形地带，不断诞生并

聚集了全美 96% 的半导体公司 , 而半导体的基

本元件是硅片 , 所以“硅谷”因此诞生。

1970 年代末期，半导体产业从美国转移到

了日本；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至 90 年代初，产

业又从日本转移到了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

等地，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美国、韩国、中国台

湾等国家和地区多头并立的局面。 

21 世纪以来，中国正在承接第三次大规模

的半导体产业转移，王新潮就是在这历史大潮

中，奏响芯路交响曲的一员。

借大势，芯片插上资本翅膀
“江阴这一段在长江下游最窄的地方，它

的水流最急。所以喝这里水长大的江阴人，有

一种争强好胜的个性，很不服输。”这是王新

潮的开场白。

从设备维修工到今日中国第一大、全球第三大封测厂的创始人；从初中毕业生到中国
专利金奖发明人；从带领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厂到完成蛇吞象的跨国并购，重生、反转、
上市、突围、并购，组成了王新潮芯路交响曲的精彩篇章。

文  |  本刊访谈主笔   马力

王新潮：奏响芯路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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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潮

1956年出生，高级经济师，

江苏长电科技创始人，新

潮集团董事长；兼任国家

集成电路封测产业链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高

密度集成电路封装技术国

家工程实验室理事长，中

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

长，江苏省半导体行业协

会 理 事 长，SEMI 全 球 委

员会董事；南京大学产业

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东

南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务。

曾荣获 SEMI 中国年度风

云人物、中国专利金奖发

明人、中国半导体制造业

年度人物，中国信息产业

年度十大经济人物、中国

半导体企业领军人物，江

苏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插画 ｜网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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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危中看到机会。

“当时大家都说是天方夜谭。我冷静下来

分析，说要做到这三条，第一个是资金问题，

第二是规模，第三是市场。银行说风险太大，

不能贷款，我们只能找融资租赁公司，租赁公

司买了设备，我们分批还本付息，而让融资租

赁公司相信我们是关键。”王新潮回忆说。

市级领导帮助王新潮找到了日本野村证券，

它参股的融资租赁公司派人来尽调，得出的结

论是：公司规模太小，财务报表太差，不符合

做租赁的标准，但是，看员工的精神状态，我

们相信这套计划。

有了融资租赁的设备后，王新潮就把工厂

规模扩大了 4.5 倍；找到了欧姆龙的代理商，模

具、激光打标的工艺都进步了，成为国内最大

的分立器件供应商。接下来是找市场，此时恰

逢国家大力打击走私，曾经泛滥的走私产品被

阻挡在国门外，半导体器件市场出现较大空白，

体管厂（长电科技前身），投入学习半导体知识；

1990 年 10 月，他临危受命担任江阴晶体管厂党

支部书记兼厂长，开启进军半导体产业三十年

的历程。

此时的江阴晶体管厂已经资不抵债达人民

币 218 万元，而一个月运营费用却需 50 万人民

币。“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大家的积极性

调动起来，重新点燃他们对企业的希望。”王

新潮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经过“八年抗战”，

晶体管厂获得重生，并改名为长江电子。

反转。1997 年，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元器

件走私泛滥的双重危机，长江电子再次被逼到

绝境。“假如我们的工厂能够扩大 4.5 倍，我们

有规模经济效益了，价格就有竞争力了；假如

我们做的三极管里面的芯片能采用日本芯片，

芯片质量就肯定会得到社会认可；假如我们的

外观能够采用三星的标准，都用激光打制得非

常漂亮，那在市场中肯定也受欢迎。”王新潮

人物       Figures

1  王新潮拿出尘封了三十多

年的小提琴，感慨万千。青

年的他曾经想通过拉小提琴

改变命运，也报考过无锡日

报的记者，阴差阳错，命运

让他奏响芯路交响曲。

2  王新潮站在江阴长江大桥

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

服输、敢于创新已深深地融

入他的血液。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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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电子一举抢得先机。接下来产能年年翻番，

公司发展进入快车道。

上市。“1999 年的时候，生产 30 亿颗；到

2000 年的时候，生产 50 亿颗；2001 年，生产

100 亿颗，每年翻一番；2001 年赚了七千万，我

们感觉可以上市。”2000 年，长江电子改制成

立长电科技；2002 年，公司筹划上市；2003 年

6 月 3 日，长电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敲响锣声，

成为中国半导体封装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突围。“2003 年一上市，我们马上就面临

了一次生死考验，当时大量跟风企业也开始生

产我们的发家产品，杀价很厉害。当时我们算

了一下，一个月降 5 厘钱，就损失五百万。而

我们刚刚上市，是需要业绩的，面临的考验十

分严峻，压力非常大。”怎么办呢？王新潮决

定进行产品结构的升级，将直插式元器件改为

贴片式。这个过程很痛苦，很艰辛，因为要有

一定的规模，就要加大投资，投下去了一定的

规模后，市场还没完全启动，短时间内没产出。

“但是在这个时候，机遇又来了。2005 年

一开春，广东出现了民工荒，出口的订单没人

干了。我们的贴片器件都是机器自动化，所以

大家都拼命买贴片机，拼命采购这种贴片元器

件代替人工。所以我贴片元器件的订单又大了，

生意又好得不得了。”王新潮笑着说。

好景不长，2008 年次贷危机来了，订单断

崖式下跌。王新潮认为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

要延长一些老产品盈利的生命周期，就必须走

出江阴，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地方生产；第二件，

要生产更高端的封装产品，以智能手机的处理

器为代表，它的触角要焊几千根线，长电科技

的能力还做不了这种产品。

如何突围？“我们把两个工厂的产品搬迁

到了滁州跟宿迁，滁州的人均工资四五千元，

五千人的公司，一个人省四千元，就增加了两

千万利润。我们找到中国手机芯片设计龙头展

讯合作，用更低的价格争取到机会，即使不赚钱，

也要培养锻炼手机芯片的封装团队，大量引进

人才，把队伍建起来。”王新潮说。

除此之外，王新潮认为，长电科技要真正

能够有所作为，到国际上跟那些大哥二哥去竞

争，就要制定全面追赶的策略。“我们要全部

赶上龙头日月光，第一个是质量，第二个是成本，

第三个是效率，第四个是信息化管理，第五个

是制造技术，第六个是客户服务。”

在王新潮看来，跨国并购是全面追赶策略

的重要途径，芯路交响乐也进入高潮，跌宕起

伏的国际并购案，由此拉开大幕。

蛇吞象，国际并购波澜起伏
长电科技的两次跨国并购案，堪称教科书

级的案例。

第一次并购是指长电先进。“2003 年我们

成立这个合资公司，是和新加坡的一个专利技

术公司 APS 合作的。APS 是新加坡政府于 1997

年在美国成立的公司，当时新加坡政府投入

6000 万新币支持它研发，由于技术太领先，一

直亏损，但是它积累了大量的技术专利。”王

新潮回忆说。

“2003 年，APS 在和中国某大企业谈判 9

个月未达成的情况下，经过工信部丁文武司长

的介绍，他们找到了我，我听了他们的介绍之后，

认为是个好机会：封装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封

装，我们的封装都需要塑封料、引线框，他们

封装完后还是与芯片一样大。所以，封装到这

个境界就是最高境界，就像无招胜有招。当时

我就是用哲学观点来看这个机会。”

但是，王新潮也有顾虑，这么多的脚数能

不粘连在一起吗？因此，他和长电先进的创始

人赖志明总经理一周之后飞到新加坡实验室考

察。“他们的工程师现场操作给我们看，3000

多个脚倒装，装好后打开，在显微镜下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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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让王新潮意想不到的是，跨境并购背后

是强劲的对手——人称“资本怪兽”的新加坡

“国资委”淡马锡。作为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

淡马锡旗下资产的产值占新加坡 GDP 总量的

13%，对应股票市值则几乎占据整个新加坡股票

市场的半壁江山。

一方是股票市值仅百余亿元人民币的 A 股

上市公司，一方是资产市值高达 1700 亿美元的

主权基金；一方对诸多竞争对手压力巨大，一

方趁机提出苛刻条件强势逼人；一方态度坚决

志在必得，一方层层布防老谋深算……在对星

科金朋的并购中，一场“非对称”的较量一触

即发。　

2014 年 7 月 30 日，是长电科技 12 亿定增

再融资上会的日子，而让王新潮双倍焦急的是，

这一天也是星科金朋收购案在新加坡举行第一

轮非约束性报价的日子。虽然是非约束性报价，

但这是一场“资格赛”。竞购对手们早在一周

前就已经镇守新加坡，王新潮却只能在上会的

事情结束后赶过去。匆匆旅途中，他一直在谋

划如何报价：第一轮的价格要保证能进入下一

轮，就必须相对高一点；但是，第一轮报价高

了还要考虑以后有没有新理由降下来。

王新潮终于下定决心做成这个并购。当所

有竞争对手都出局后，他很快领教了对手的老

谋深算。“后来我才知道淡马锡是怎么谈判的，

他们设置了好几道防线。”王新潮至今清楚地

记得那场“最后的攻防战”。

2014 年 12 月 28 日，按规定是淡马锡的年

度截止日，过了 28 日，就是它的静默期，期内

不可以有重大事件发生。因此，长电科技最初

得到的信息是：28 日前必须公告结果。但王新

潮坚持不让步，截止日过后，对方说可以延长

到 29 日早上 7 点 30 分开盘前都算 28 日。这样

到了 29 日早上 7 点，对方发来催促短信：时间

不多，要做决定了。

有粘连，当时我们就相信了，然后一个月之内

就签订合资协议。”

目前，长电先进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WLCSP

封装供应商；是 BUMPING 全球第四大供应商，

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第一次并购，首战告捷，

王新潮尝到了资本助力跨越式发展的甜头。接

下来他面临的是一场更大的并购案，一波三折，

博弈激烈，可以说并购项目的成败决定长电科

技的生死命运。

2014 年 7 月，机会来了。全球第四大集成

电路封装企业——新加坡星科金朋因为经营亏

损，以及新加坡制造业战略转型，要被卖掉。“我

想长电科技要长期发展，要为国家做出贡献，

就必须达到四个条件：第一，要有国际一流的

技术；第二，要进入顶尖客户的供应链；第三，

要有宽松的资金；第四，要有国际化的竞争力。

如果达到这四条，长电科技又能再上一个台阶，

可以跻身到国际第一二阵营去竞争，跟这些老

大老二们去拼。而星科金朋的技术，顶尖客户

的供应链以及国际化竞争力能够解决我的瓶颈

问题，但是并购是要付出代价的。”王新潮动

了并购的念头。

长电科技要约收购星科金朋的消息一经公

布，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这不光因为

长电科技“以小博大”上演“蛇吞象”式的收

购，星科金朋 2013 年营收为 15.99 亿美元，

在全球封测领域排名第四，而长电科技则只有

8.5 亿美元，只有星科金朋的一半左右，排名

第六；还因为该收购案涉及新加坡、中国大陆

和台湾地区等等多方利益主体，为满足相关地

区的政策法规，需对收购标的进行复杂的分拆

和重组。

“资金问题就变成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困难，向银行贷款，到时候还不了，资金链就

会断，等于所有做的努力可能前功尽弃，企业

资金链一断就要破产的。”王新潮面临重重困难。

目前，长电先进
已 成 为 全 球 最
大 的 WLCSP 封
装 供 应 商； 是
BUMPING 全球
第四大供应商，
创造了巨大的利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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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进入科技顶尖客户供应链的渠道，把技术

提升为一流水准。”

“有了大基金的 3 亿，中芯国际的 1 亿，

加上长电 2.6 亿，银行贷款 1.2 亿，全部解决了 7.8

亿资金问题。大基金和华芯在这个关键时点上，

对我们的支持是非常巨大的，促成了我原来不

可能做成的国际并购这件事。”王新潮感慨地说。

借助资本的力量，王新潮的事业更上一层

楼。如今，他成立了新潮半导体投资基金，投

资集成电路产业链上设计、装备、材料的企业，

为中国芯继续做贡献。

谈到舍得，王新潮说，“我为长电完成了

并购，又为长电解决了并购带来的资金问题，

并且退出第一大股东，让更专业，更优秀的机

构参与进来，使得长电的公司治理更完善，发

展后劲更足。我并不是为了自己，我认为中国

的封测企业能够走向国际，在国际有竞争力，

就应该这样做。” 

按分秒计时的谈判异常煎熬，双方都把签

字页签好字攥在手上静待对方消息，只有几十

个律师在忙着对文件内容的细节逐个推敲，一

旦谈妥，就在规定的时间内交换签字。

但谈判还是进行到了 29 日深夜。其实，淡

马锡早有准备，已经向新交所申请并获准将截

止日延迟到 12 月 31 日，他们有意没有告诉长

电科技。

“我到 30 号都还不知道能不能做成并购。”

熬了一夜之后，王新潮忐忑不安。2014 年 12 月

31 日晚，并购的面纱终于揭开，收购价 7.8 亿

美元。

并购的钱从哪来？ 2014 年 9 月，国家集成

电路产业基金成立，因为是中国第一支千亿规

模的基金，被称为“大基金”，大基金成为王

新潮背后最大的支持和底牌。“大基金的管理

机构华芯投资非常支持长电科技的并购，认为

中国封装企业要走向国际，就得去收购，打通

上图  王新潮在星科金朋（江

阴）工厂讲述波澜起伏的蛇

吞象并购案。


